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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日报社记者张会鉴(右)、陕西日报社记者胡武功
(中)、安康地区群艺馆干部李西平(左)在抗洪一线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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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里逃生的“7·31”
鲁琦

筑牢坚固防线 确保平安度汛
———写在安康“7·31”特大洪灾 41周年之际

周本才

有谁一生中能够经历两次 “死而重生”？ 我便是其中之
一。 我既经历了“弃儿重生”，又经历了“死里逃生”，特别是
1983 年的“7·31”洪灾，与同事屈善施一家人生死之交、患难
与共的经历，至今仍让我刻骨铭心。

1982 年 7 月，我被分配到安康地区教育局工农教育办公
室工作。 不久，屈善施从安康师专中文系毕业也被分配到这
个单位。 办公室在地区教研室大门口左侧的平房里，当时的
地区教育局在大北街地区行署里面办公，新办公楼在地区教
研室大门里面已开工在建。 我报到后，被安排在单位平房的
最里面一间，作为宿舍和办公室的结合体。 屈善施来后，就和
我住在隔壁。

善施是 1956 年出生，大我 6 岁。 他是旬阳神河人，身材
和我差不多，但比我魁梧一些。 他的性格和我相似，待人处事
都很实在。 他是学中文的，文字水平和文学素养很高，是单位
的大笔杆子，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他来后不久就结了
婚，爱人江敏是一名老师，五里江沟人，和我是老乡，中等个
子，长方脸，始终面带微笑，很和气、贤惠、干练、厚道。 当时我
是个单身汉，主要在教研室机关灶上吃饭，有时也会到单位
对面的安康县委县政府机关灶上吃。 因此，江老师有时会做
好吃的饭菜，邀请我一起享用。 那时我们烧的是蜂窝煤，我常
常陪善施一起去东关或西关用架子车拉煤。

1983 年 7 月下旬，安康的雨一直下个不停。 7 月 28 日，
江老师预产期到了， 善施借了辆旧自行车推着江老师去医
院，我则帮忙打伞，并提着婴儿用的棉被和衣物等陪同他们。
我们把江老师送到水电三局医院妇产科后，第二天，江老师
便顺利生下一个男婴。 善施很高兴，这天上午下班后，他让我
帮忙带些东西到医院，看着小脸粉红的男婴，一个新的生命，
我心里也十分高兴，我们之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29 日是星期五，下午我被抽到地区幼儿园报到，开始阅
初中升中专考试试卷。 30 日中午阅卷休息时间，我又陪善施
冒着大雨把她们母子俩从医院接回住处， 下午又去阅试卷。
从 29 日开始，雨越下越大，像脸盆向下倒似的。30 日下午，安
康县广播站广播要求东西二坝的群众开始转移。 老城的人们
都纷纷到大桥和城堤上看水势，31 日上午，听去看水的人说，
洪水快与大桥平了，我们仍专心地阅着卷子。

下午四点左右，广播通知，老城的老弱病残要在下午六
点前全部转移到新城。 当时的地区招生办主任张秀元当即组
织我们阅卷的人员收拾试卷， 把试卷往新城的盲哑学校转
移，转移完所有试卷后，已快六点。 此时听说，七点钟水要进
城。 招办张主任说我是单身汉，就不要返回老城，就在这负责
看试卷，我想着江老师母子俩需要转移，就给张主任说要赶
快回去帮善施转移她们俩人。

当我走在金州路上时，洪水已经淹没了我的脚踝，路上
卡车、架子车、马车、自行车、背着提着东西向新城方向撤离
的人群密密麻麻。 我赶忙跑回住处，准备和善施一块转移她
们母子俩时，凶猛的洪水已涌到教研室的大门口，出不去了。
我们立即决定向主体刚起，门窗未装的地区教育局四层正在
建的办公楼上转移。 善施一手扶着江老师，一手抱着一床大
棉被，我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抱着婴儿的衣物，把她们母子两
人安顿在二楼楼口的第一间房子里。 我们又回房里，善施把
刚烧好准备给江老师炖的鸡及要用的棉被衣物收拾一起，我

帮忙把蜂窝煤炉子一块搬到二楼，我又跑了两趟去我的房子
把打字机、油印机、被子以及办公室的重要档案、账务资料、
重要物品搬到二楼的另外一间房里， 汹涌的洪水已涌入一
楼，很快就把一楼淹没，我们赶紧把母子俩及重要物资资料
转移到三楼。

此时， 楼西边临金州路上平房的居民都站在平房的房
顶上，一片救命声此起彼伏。 我和善施迅速找到两块施工
木板 ，一头搭在二楼楼道西边的窗口上 ，一头伸向平房的
房檐上，临近窗口平房房顶上的一些人开始往这边爬。 有
三个人沿着木板爬 ，我们在楼道里刚拉进来 ，水就上了二
楼 ，我们俩人又赶紧把母子俩人搬到四楼 。 瞬间 ，全城停
电，周围一片漆黑，一片呼救声、哭泣声、洪水怒吼声！ 特别
是对面平房顶上的人的哭泣救命声撕心裂肺，善施赶忙打
着打火机和我一块找了一截基建弃绳，从三楼楼道西边的
窗口呼叫他们， 两个会水的游过来拽着绳子刚上了三楼，
那一片平房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和“救命啊！ ”一声呼喊，
瞬间被掀翻淹没，水也上了三楼，我们赶紧上四楼。 此刻，
没有了平房顶上人的呼叫声、救命声、哭泣声，只有办公楼
后面教研室家属院楼上的人，向教研室办公楼楼顶转移的
嘈杂声和洪水的翻腾咆哮声……

我和善施站在母子俩的旁边， 呆若木鸡地望着他们，心
里一片茫然。 江老师一边望着憨憨睡着的婴儿，一边呆呆地
期盼地望着我们俩，轻轻地问了一声：“水还在涨吗？ ”江老师
的问话，把我们从木呆中惊醒，善施随即拿出打火机，我跟在
他的后面扒着楼梯里面的墙，当时楼梯扶手还没安装，小心
翼翼地往三楼下，凭借打火机微弱的光亮，看见水已涨到三
楼一米多高，且还在涨。 上来后，为了不让江老师害怕，就给
她说水在稳着。 大约晚上子夜时分，我们俩又下去看，发现水
还在涨，离三楼楼顶仅有一尺左右了，我们俩又紧张起来，不
约而同地说，上楼顶去扎排子吧。 我们俩继续扒着楼梯里面
的墙壁，直接上到楼顶，一眼望去，四周一片漆黑，黑得像锅
底，没有一颗星星，没有一丝亮光，只能听见远处频频传来微
弱的凄惨的“救命啊……救命啊……”的声音。 随后，又有一
些人上到了楼顶，谁也看不清谁的脸，即使是我们刚才救的
那几个人，也是互不相识了。 但在生死之际，大家的心却在一
起，相互安慰，相互打气，商量着洪水上了楼顶的逃生办法。
不少人的声音在颤抖、在哽咽，仍在十分恐惧害怕之中。

我和善施在楼顶和四楼各处，用脚探，用手摸，找了一些
基建废弃的木板、木棒、绳子、铁丝，开始在楼顶扎木排子，扎
一会儿，下三楼察看一下水情，扎一会儿下去看一下。 先后四
五次下楼察看，发现水一直稳在三楼，我们俩上吊的心稍微
落下一点，便一口气把木排扎起，终于松了一口气，心里想，
水要是上了四楼，我们就划木排把她们俩划出去。 接着，我们
又下去看，可能老天有眼，看在这个楼上有一个新的生命吧，
水再也没有上涨了。

雨终于停了。 一直逃命奔波，不知不觉到了凌晨大约四
点多，又累又饿，加之下午也没吃晚饭，肚子饿得咕咕叫，好
在善施给母子俩人的食物及蜂窝煤炉子， 我们一直在搬移，
特别是下午烧的那一只鸡，善施给江老师个鸡腿，她不吃，就
给她冲了个鸡蛋，我们俩人就开始吃那只鸡。 这是我一生中
吃得最香的一次鸡肉，我们俩吃得饱饱的，打算天亮了把母

子俩划到安全的地方去。
在黑暗中整整折磨了一夜，东方终于露出了亮光，大家

都急不可耐地跑上楼顶。 一眼望去，整个城区一片汪洋，只有
一些楼房露出水面一两层，所有的平房都无踪无影。 水面上
到处都是漂浮物，人的尸体、动物的尸体和木头、树木等融为
一体，由西向东漂去……震惊无奈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第一
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巨大威力，感受到了人类的渺小和生命
的脆弱！

九点多钟，水已落下近一半。 我们正准备用小木排把她
们俩往出划，忽从邮局方向的楼顶上传来有飞机从空中投橡
皮船和食物的喊声，我们俩就和楼上的人们在楼顶上等候救
命物资。 一会儿仰望天空，一会儿俯视着洪流夹裹着各种形
态人的尸体和动物的尸体向东漂去， 顿时眼前一片漆黑，大
脑一片空白……

大约十二时，忽然，从东坝方向传来了一声巨大的爆炸
声，一眼望去，东坝方向熊熊烟火，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顿
时，四面八方的楼顶上，“地震了！ 地震了！ 水又来了！ 水又来
了！ ”的吼声此起彼伏。 楼顶上许多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
白。

我和善施赶紧下楼看水， 水已下落到一楼的三分之一
以下了，我们下到水里刚好齐腰。 我们就上四楼，准备把她
们母子俩送到五里中学江老师的父母那去。 善施背着江老
师，我抱着小婴儿蹚着齐腰的水往大桥方向移动。 下楼后
在院子的洪水中， 我用双手抖动着抱着婴儿说：“好轻呀！
漂轻漂轻的！ ”江老师和善施会心一笑。 在金州路，看见一
位中年妇女趴在梧桐树的树杈上， 披头散发遮住了面孔，
双手仍紧紧地抱住树干 ， 此时我的眼睛已经十分模糊麻
木。 齐腰的洪水，脚下沙石垫脚的疼痛也无感觉，我长长地
叹了一口气，加快脚步向前移动。 从东大街到大桥路水越
来越浅，大桥路上水盖脚面，走到大桥上水位已落在桥下，
桥上往出逃的人密密麻麻。 忽然，听见有人高喊：“大家不
要惊慌 ，不要跑了 ，是东坝油库失火了 ，离这里很远 ，不会
影响大家安全。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便站在桥上深深地
松了一口气，把凉鞋里的泥沙石抖了抖，便继续沿 316 国道
而上。 沿途也没有车辆，只有仓皇而逃的人群。 走到刘家梁
时，由于塑料凉鞋经污水的浸泡，走路就有些打滑，脚已磨
出了血泡。 刚好遇上一个向五里方向去的拖拉机，我们挡
住后，说明了妇婴情况，师傅便同意把我们拉到 316 国道到
五里中学的路口。 下车后，我们又走了五六分钟到五里中
学。 大约下午四点，江老师母亲给我们做了米饭，炒了几个
菜，这顿饭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的一顿。

吃完饭，我想到我的班主任许老师住在五星街，不知什
么情况 ，便到五里中学大门口西侧我的姨妈家 ，借了辆自
行车骑回城里。 到了许老师家，看见我的同学治忠也刚赶
到 ，才知许老师和她爱人公老师 ，昨天晚上多亏一个梯子
救了命。 我和治忠把他们送到公老师的单位安康中学，治
忠也在安康中学工作。 刚好是暑假，他给我找了一间房子
临时住下，这天晚上，虽然很累很疲倦，但躺在床上翻来覆
去，久久不能入睡……

8 月 2 日， 明媚的阳光洒在洪水肆虐后的城市， 一片狼
藉。 上午，洪水已全部退去，那时，也没有手机，我骑着借的自

行车沿着金州路前往单位，沿途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街道
两旁多处房屋倒塌，横七竖八的砖瓦、家具、木料和杂物堆积
如山，电杆电线和行道树上挂满了塑料袋、被单和衣物随风
飘荡，成片成片的淤泥散发着难闻的味道。 特别是邮政局门
前的大洼地，是城区最低处，形成了一大片积水，犹如一个湖
泊，水面上漂浮着人和动物的各种尸体，积水的周围也全是
人和家畜家禽的尸体。 四周站满了寻找亲人的人群，空气中
弥漫着阵阵臭味，成群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飞去。 一些寻找
亲人的人难以忍受，有人恶心呕吐，有人撕心裂肺地号啕大
哭……后来听说，这次洪水城区死了不少人，政府组织人员
在香溪路路边、马坡岭等多处荒山荒坡上挖了大坑，解放军
负责把这些无法辨认的尸体运往这些地方进行深埋，防止了
疫情的发生。

我到单位时，一个人也没有。 于是我来到单位后面的教
研室家属院， 帮助住在一楼的工农办主任田德友家清除淤
泥。 二哥从他工作的民主小学进城到处找我，直到下午才见
上我，说母亲听到安康城洪水淹死了不少人，看我还没回去，
就在他那儿不停地哭，让二哥下来找我。 我就和二哥一起到
他的学校同母亲见了一面， 母亲让我回老家给父亲打个招
呼， 我说：“洪水暴发之前我们拼命一样抢出的东西需要看
护，同事家和办公室的淤泥需要尽快清除，我又是年轻人。 ”
我就给二哥叮嘱了一下，让他想办法给父亲带个信回去。 第
二天早上又赶紧进城，给三楼的同事朱启慧家帮忙清除。 这
期间，我每天都要到新办公楼看一下被抢出的东西。 各家各
户清除完后，开始清除办公室的淤泥。 大约在八月下旬，便恢
复了正常的办公生活秩序。

江老师家孩子满月时， 当时单位的后勤总管朱启慧和
我到五里中学代表单位看望慰问她们。 吃饭时，善施就说
为纪念 “7·31”抗洪 ，孩子的名字就叫 “屈抗抗 ”，这个名字
不仅富有深意 ，也寄托了我们对未来不屈不挠 、勇往直前
的期望。 我和他们一家人很有缘，水灾后，我们又住在地区
教育局在盲哑学校建的灾民房的两隔壁。 灾民房拆了建教
育局家属楼时 ，在盲哑学校的大餐厅 ，临时砌隔着一人高
的墙住了四家人 ，我们两家人又住在两隔壁 ，一家人说话
各家都能听得见。 教育局家属楼建起后，城里家属院教育
上的人搬到盲哑学校里新家属楼，我们两家人又住在城里
教研室的家属院里。 后来，江老师让屈抗抗把我认作干爸，
我的儿子乔乔把江老师认作干妈，使我们两家之间的亲情
友谊更加深厚。

更有缘的是，2016 年 9 月， 我的二孙和善施的大孙同年
同月在同一家医院出生，他的大孙大我二孙一个周。 他大孙
生下后，我和爱人去看望，因我二孙即将出生，故给小宝的红
包上，我写下的原话记不清了，大致意思是，想当年有缘，死
里逃生生死交，看今天有孙，同年同月同院乐，友谊代代传。
当我二孙生下时，他们已出院，有缘真巧，二孙也就住在他大
孙住的房间里。 所以，他和江老师来看望时，他在红包上，写
了一首《如梦令· 得孙乐》：“犹记当年共难，更喜同添猴孙。
天生一对宝，同室同月同庚。 福兮，福兮。 堪比桃园情深。 ”我
一直保存着，并将让后代们永远保存，永远记住这段惊心动
魄、生死之交的历史和友谊……

1983 年的“7·31”，是安康人民永远难忘的沉痛记
忆。 汉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洪水肆虐，家
园被毁， 满目疮痍， 安康中心城区陷入一片汪洋，870
人遇难，近十万群众痛失家园，灾情举国震惊。 41 年
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关怀支持下，
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安康人民奋力重
建家园，使新安康从废墟上崛起，实现沧桑巨变，昔日
旧貌换新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历史告诫我们，必须时刻铭
记灾害伤痛，始终心存敬畏，增强水患意识，持续提高
预测预警、安全防范应对能力，全面提升防汛减灾科
学化水平，全力促进人水和谐、城水和谐。 今天的安康
中心城区，防洪工程持续完善、防洪能力大幅提升、防
洪体系逐步健全，防洪保安能力有了长足进步。 但站
在历史维度和极端气候来审视，当前城市防洪还面临
诸多风险和挑战。 一是极端天气多发频发。 根据气象
部门预测，今年全省气象年景总体偏差。 省内多地已
先后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并造成人员伤亡。 7 月份以
来，汉滨区累计降雨 380.8 毫米，与往年同期相比多出
八成以上，最大小时雨强达 68.7 毫米。特别是“7.19”强
降雨导致我区北部 7 镇严重受灾，电力、交通、通信中
断，直接经济损失达 2.04 亿元，防汛防洪形势异常严
峻。二是河流汇聚水情复杂。全区河流沟溪密布，10 平
方公里以上流域面积河流达 170 余条， 大多数河流河
道狭窄，上下游落差大，极易暴发山洪。 中心城区“两
库交夹”“三河交汇”， 城区汉江河道断面入口变宽出
口变窄，一旦遭遇特大雨情水情，水位抬升很快，防汛
防洪压力巨大。 三是防洪排涝还有短板。 中心城区汉
江防洪主要依靠老城、江北、西坝、东坝四大堤防，依
次可以抵御百年、50 年、30 年和 20 年一遇洪水侵袭，
整体防御能力有限。 同时，中心城区排水管网排水能
力有限，东坝、西坝和江北区域排涝设施还不健全，公
共地下场所应急手段和物资有所欠缺，一旦出现较大
汛情，极易造成严重内涝灾害。 四是麻痹思想还不同
程度存在。 近年来，汉江没有出现 10 年一遇以上的洪
水过程。 因城市防洪能力增强，汉江水库联调联控水
平提升，部分干部群众防范意识有所淡化、思想有所
松懈、警觉警醒不足，特别是对防洪设施有过度依赖，
水患意识有所减弱。

城区防洪保安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重
大的政治任务。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期，
加强防洪保安一刻也不能松懈。 各级各有关方面必须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守住工作底线。 必
须铭记历史 ，吸取教训 ，警钟长鸣 ，时刻保持高度警
醒，加强防范应对，用实而又实的举措、严而又严的作
风确保江河安澜、群众安全。

一要持续强化水患意识，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安
康是水滨城市，因水而兴，也因水而忧。 尤其是进入
汛期后，必须把城区防洪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始终紧
绷思想之弦，始终保持高度警醒警惕警觉，决不能出
现丝毫马虎和大意。 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牢固树
立防大汛 、抗大洪 、抢大险 、救大灾的思想意识和底
线思维 、极限思维 ，认真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不断夯

实防汛工作基础，始终做到以防为主、预防在先。 要
加强灾害警示教育，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
不断提高市民， 特别是青少年儿童和城市外来人口
的宣传教育，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个单位、每个人
都能知晓安康的惨痛灾害历史， 都能自觉服从指挥
调度 ，都能自觉配合做好防汛 “三到户 ”和防汛避灾
转移工作，持续提升广大市民灾害防范意识，真正做
到众志成城、群防群控。

二要持续强化防范应对，切实筑牢坚固防线。要强
化“四预措施”落实，坚持“早、盯、撤”，做实做细工作，
全面提升防范应对能力。 防汛、气象、应急等部门要密
切关注天气和雨水情动态，及时精准预警预报，强化联
合会商研判。雨情水情信息要第一时间传递到镇办、村
组、社区和农户。 特别是发布高级别暴雨气象预报后，
必须第一时间会商研判调度， 并采取果断措施提前开
展防范应对。严格落实《安康城区防汛抗洪预案》要求，
坚持统一指挥调度和协调联动， 强化指挥调度的权威
性、严肃性，切实提高城区防汛指挥部调度的实效。 围
绕预案定期开展水上救援、防洪闸门启闭、群众转移撤
离等情景构建和实战演练，不断提升应对能力。要扎实
开展城区防汛“三到户”工作，对 99 家包抓单位责任落
实情况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 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
按照指挥命令， 第一时间赶赴包抓责任片区， 并按照
《明白卡》指定的路线和地点果断、快速、有序组织受威
胁群众转移撤离，做到应转早转、应撤尽撤，坚决避免
人员伤亡。

三要持续强化排查整治，不断消除风险隐患。隐患
猛于虎。要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城区防洪硬件软件双排
查，干部群众同发力，常态化开展防洪隐患排查整治。
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关注不放心的设施、扭住不放心的
点位、盯紧不放心的群体，逐一查找风险隐患。 要围绕
防洪堤岸、跨江大桥、排涝管涵、排涝泵站等重点设施，
地下停车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城区低洼地带、易受
洪水淹没村庄等重点区域，以及防洪指挥调度系统、应
急救援物资储备、应急抢险队伍建设、转移安置点落实
等重点环节，开展“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的排查
整治，建立问题台账清单，区分轻重缓急，落实责任单
位，明确时限要求，将风险隐患彻底消除。 要适当扩大
风险排查范围，不断提高隐患排查的广度、深度和精准
度，坚决杜绝隐患向灾害事故转化。

四要持续强化责任落实，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面
落实各级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 突出抓好一线
和行业部门责任落实。 严格执行强降雨期间 “五个必
须”工作纪律要求，压实领导包片、干部包户责任，形成
工作闭环、责任闭环。要牢固树立城区防汛“一盘棋”思
想，各防汛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必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服从城防指挥部的统一调度指挥，坚决扛起防汛
责任。 要加强明察暗访和督查通报，对责任不实、行动
迟缓、贻误战机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以铁
的纪律确保平安度汛， 为聚力建设幸福安康作出应有
贡献。

（作者系汉滨区政府副区长、安康城区防汛指挥部
责任指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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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邱永永锡锡 摄摄

邱永锡 摄

邱永锡 摄


